
吴三桂“走后门”

给女儿办嫁妆

清初，吴三桂镇守云南，受封“平西王”。

他这个王爷当得似乎很过瘾， 因为他不远千

里向苏州巡抚下了一道指令， 让人家给自己

办事儿。

按说吴三桂虽然贵为王侯， 毕竟远在云

南， 于情于理不方便对苏州的地方官颐指气

使，何况要办的还是私事。

当然，这私事说小也不小，要不然吴三桂

也不会如此上心，他是要给闺女置办嫁妆。

给女儿买 3000 亩地

吴三桂对女儿可称得上爱若至宝， 他给

闺女准备的嫁妆是一份厚礼———3000 亩土

地。 一般来说，闺女出阁，嫁妆也就是衣服首

饰和日用品等，田产是家族安身立命的根本，

不会轻易给女儿。但是吴三桂不一样，多少土

地他都送得起。只不过，吴三桂考虑得比较周

全，没有在云南给闺女整一块地，而是跑到苏

州买地，因为他的闺女嫁给了苏州人王永康。

《清稗类钞》如此记载：吴三桂“檄江苏巡抚”，

在苏州“买田三千亩，大宅一区”。

土地购买权按亲戚关系排队

可是，想买地掏银子就是了，吴三桂为啥

找苏州巡抚帮忙代办呢？ 这里面也有缘由。

无论古今土地都非常宝贵， 因此涉及到

土地的问题往往容易产生纠纷。为避免矛盾，

中国古代在土地流转上有着非常多的限制，

在交易之初就设置“障碍”，防止日后各类不

测事件的发生。

如果某家想卖一块土地， 卖地时要广泛

问询叔伯弟侄等亲属，他们有优先购买权，如

果他们不买，再按照远近关系，询问族人，族

人不买，再按照亲疏原则问姻亲，姻亲不买，

再找承典人和承租人，他们不买，最后一遍还

要问和自己土地相邻的邻居们， 他们明确不

要这块地，才能找其他买主。假使偷偷摸摸背

着人家把地卖了， 这些人随时可以到官府控

告，将交易确定为非法而予以取消。

研究一下上述顺序，不难发现，血缘关系

在土地买卖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直系

亲属排在最前，然后是家族其他人，再次是姻

亲， 排在血缘关系后面的是租赁等经济关系

人，之后是地缘关系———那些挨着的邻居。

这么多环节， 假使任何一人冒出了购买

的想法，这块地就不能顺利出手。 看到这儿，

自然明白吴三桂为什么找苏州巡抚帮忙了。

按正常程序买地

吴三桂的闺女恐成“剩女”

我们不妨大致估算一下， 清代条件不错

的农户，一家有个 10 亩到 20 亩地就不错了，

像苏州这种经济发达、农民精耕细作的地方，

每户农民家里的土地面积应该更小。 我们姑

且按 15 亩地算，吴三桂要买 3000 亩地，就至

少要找 200 户人家商量这事儿。 即便吴三桂

想促成此事，抬高了买地的价格，让这 200 户

人家只想卖给他， 这些人家还是要按照法律

规定，完成广泛征求意见这道程序。 想想看，

把这些手续全都弄利索了，得需要多长时间，

毋庸置疑的答案是：吴三桂的闺女成为剩女。

所以，吴三桂才会委托苏州巡抚办理，不

论他是督促各个农户加快询问的速度， 还是

来硬的威逼利诱不准他人竞购， 肯定有其手

段，能把事儿在最短的时间里办成。

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取舍， 在闺女和百姓

之间抉择，吴三桂自然有所侧重，从“檄江苏

巡抚”里的“檄”字可以看得出，这个带有晓

谕、征召含义的词语，已经将吴三桂借助威权

实现个人愿望的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

（据新华网）

●富人不屑吃 穷人吃不起

说到这我们谈谈收入。 当时宰

相每月的“阳光工资”30万钱。那时

一个烧饼 2 钱，算下来，如果乐意

的话， 宰相一个月能从朝廷领 15

万个烧饼回家。 苏东坡当官那阵，

有个身体肥胖的顾姓同事趴在办

公桌上打瞌睡，苏轼开玩笑地在桌

面上题字：顾屠肉案。 又掏出 30钱

说：“且快片批四两来！ ”算起来，1

斤猪肉等于 120 钱（过去 1 6 两 1

斤），如此看来，宰相的 15 万个烧

饼，能换 2500斤猪肉。 无须考虑其

他灰色进项，身为宰相仅凭“阳光

收入”足以过得潇潇洒洒。

●宰相月收入可换 2500 斤猪肉

然而到了司马光长大成人做了官的

时候， 世风就有了变化。 用司马光的话

说，“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肴非远

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按，不敢会

宾友。 常数月营聚，然后敢发书，苟或不

然，人争非之，以为鄙吝”。

这段话的意思是， 近年来士大夫搞

家宴， 酒水必须按国宴标准酿造， 水果

必须来自五湖四海， 下酒菜必须琳琅满

目， 餐碗碟盘必须充斥餐桌， 为了搞一

次宴会， 往往得准备几个月才敢开始写

请柬。 否则你都不好意思请客， 坚持那

么干纯粹等于找骂。

假使司马池过去搞招待称得上酒席

的话， 到了司马光时代的准确说法显然

该是大筵席了。 关键在于不这么干压根

不行。 身边的舆论会铺天盖地飞来，什么

小气、抠门儿、不够朋友、没钱摆什么席

之类的评价比旱灾时的蝗虫还多， 黑压

压地飞过来把你一身的清白给啃个干干

净净，直到把你搞得灰头土

脸，见谁都抬不起头。

●世风渐变 家宴开始铺张

淇河晨报

钩沉

2012年 1月 12日 星期四

21

编辑 /王娜 见习美编 /孙海潇 TEL：0392-2189922� E-mail:qbwbwn@126.com

快过春节了，人们纷纷

开始备年货。 在各种年货

中，肉是必不可少的。 今天

要讲的这些古人的故事都

跟肉有关。

司马光砸缸之后没多久， 他的父亲

司马池升官做了群牧判官。 群牧司是主

管国家公用马匹的机构， 判官是协助主

要领导开展工作的僚属， 相当于现在的

助理。 因为任职在国家级机构，司马池的

级别最低也相当于现在的副局级。

关键并不在级别，在于这是肥差。 无

论马匹用来作战，还是当日常交通工具，

都相当于国家的轮子， 司马池等于管理

着国家的车队，是很给力的实权派。

不过，据司马光回忆，他父亲的工作

并没有影响生活， 平常日子过得非常节

约，有客人来访，酒是有的，但也就三五

杯， 即使主动斟酒， 最多也就给满上 7

次，喝完拉倒。 招待的水果不外梨、栗、

枣、柿最平常的那些，菜肴则是“脯醢菜

羮”———肉干、肉酱、蔬菜之类。 当然，在

司马光的记忆里， 这类待客方式比较主

流，司马老爷子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

时“士大夫家皆然”，同事们迎来送往招

待各路宾客都很简朴， 没人觉得这有什

么不对。

虽然苏东坡用猪肉和同事开玩笑，但他并

不喜欢吃。 他曾在《仇池笔记》里评论道：“黄豕

贱如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称猪肉价

格便宜得好似泥土一样， 不仅富人不肯吃，连

穷人也不乐意吃。 这话乍一听，给人的感觉是

宋朝老百姓生活得太爽了， 猪肉都不爱吃了，

简直是对我们当代人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的

讽刺。

可是， 从老百姓的收入来看， 怕是苏东

坡脱离群众了。 富人不屑吃猪肉的原因是宋

代流行吃羊肉， 富人的眼珠子都盯在了羊身

上， 请客的时候自然不会把猪肉摆上餐桌。

而穷人不吃猪肉， 不是猪肉不好吃， 着实是

因为他们吃不起。 一斤肉动辄 100多文钱， 即

使赶上降价也要

几十文， 折合成

伙食费够吃好几

天的， 怕贵躲还

来不及， 若不是

逢年过节， 平时

是不舍得吃的。

（据《河北青

年报》）

清朝官员考评语“恶狠狠”

●士大夫待客也曾简朴

既然每月拿着丰厚的收入，自然不能再坚

持艰苦朴素，尤其是招待客人的时候，必须舍

得投入，否则着实抠门儿了。

但是， 宰相和官员们幸福不等于百姓舒

服。 拿普通人的收入来说，在街上打零工的农

民工， 劳劳碌碌一天的收入也就几十文钱，豁

出力气干得多的壮劳力差不多能挣到 100 文，

也就是一斤猪肉的意思，可是一日三餐基本的

伙食费就要花掉 20 文钱。 算下来一天纯收入

还买不到一斤猪肉。

清朝也有一套年度考评基层官员的制度， 但考评

语可不是一味的“政治上坚定，有驾驭全局能力……”

之类的话，相反，不少写得“恶狠狠的”。

许多官员都得到过“恶评”

顺治十六年， 对安徽歙县县丞金起

元的评语是：“六十二岁， 朽迈不堪任

事。 ”乾隆二年，考核浙江严州府经历国

鹏的结论是：“躁妄轻浮，嗜酒狂悖。 ”乾

隆十三年， 对福建省汀州府归化县知县

王道又获如此“考语”：“才识钝拙，不谙

吏治，难司民牧。 ”这一年对直隶邢台县

巡检王紫垣的评价更是一针见血：“不守

官箴，时与村民往来，笑谈狎玩，全无体

统。 ”

考评包括生活小节

怎样看待这些“考语”呢？ 皇权专制

下的官场，历来不乏龌龊不堪之事。 贪赃

枉法、相互倾轧司空见惯。 诸多受到“恶

评”的官员，有否因未给“考评组”进贡而

遭到报复呢？ 这种情况虽不能排除，但考

评制度的初衷不应怀疑。

他们不仅考察官员是否“政治上正

确”、紧跟大清皇帝，而且还包括人的本

性，连“嗜酒”这样的生活小节也被提溜

了出来，“躁妄轻浮”、“迂拘、软弱”一类

的“性格特点”也不放过。 如此注重“细

节”，假如某太守养了几个情妇， 某知县

动用数千万两银子豪赌， 某州官常常狂

饮至酩酊大醉还公开吸毒。 这样不怕得

罪人的考评， 才是真正对朝廷负责。

试想，若让一个“躁妄暴戾”或“性本

迂拘”的人长期执政一方，皇家的执政力

和公信力必然直线下降， 势必要催生出

一批批“刁民”和“群体性事件”。 这样的

考评也是真正对官员负责。

官员最怕谁？ 是上司。 当其邪恶初

露或欲泛滥时， 由其“最怕的人”对其猛

敲警钟“恶狠狠”一番，至少可以遏制其

堕落速度。 否则， 若是待“情妇团队”造

反或被小偷“揭露”了出来， 而此时的官

员往往已经烂透了。 丑闻天下皆知， 甚

至不得不杀头， 这才是对官员的极不负

责。

到晚清恶评已经不起作用

这样的考评一直坚持到晚清。光绪十八年，

河南有些官员又“享受”到了类似的评语：新察

县教谕曾之棨：“柔懦反复，不堪司铎。 ”夏邑县

县丞周镇西：“办事任性，不洽舆情。”一项“从严

治官”的制度能持续近三百年，还是不容易的。

但是，它在延续中的结果又如何呢？著名学者茅

海建在书中写道：“自乾隆朝后期以降， 吏治已

经大坏。 当官的目的，在于发财。 仅凭薪水过活

的官员，恐怕拿着放大镜也找不到。 ”

贪腐各有门道， 文官借征粮征税主持科举

去搜刮，武官则靠克扣兵饷、吃空饷和贪赃枉法

而自肥。吏治腐烂如此，岂不是对天朝考评制度

的莫大讽刺！ （据《南方日报》）

苏东坡认为富人穷人都不爱吃猪肉。

富人不屑吃 穷人吃不起

宋朝猪肉有价无市


